
春在路上春在路上（（外一首外一首））

李德庆

雨水还未降临
一阵紧一阵的风，让行人
包裹严实
也让路旁的玉兰鼓起花苞
不急
是一种美德
朋友在电话的另一边
温和地说
是啊，不急
二月就要过去了
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那个花枝招展、笑语盈盈的日子

春日喜鹊

路旁杨树上的那只喜鹊
一连几日都兴奋不已
不停跃动着
轻盈地在枝头跳来跳去
偶尔
也会矜持地收住小脚
优雅地昂起头
洒下一串清脆的银铃
天空知道，大地知道
她那颗报春的心
再也藏不住了

夜语
林绍海

过了元宵节
喜庆的年谢幕了
元宵夜
为了不忽略这个传统的节日
象征性地吃了几只汤圆
天上月圆似银盘
一盏许愿灯
忽闪忽闪，随风飘远

我站在原地，凝神静思，
不知这承载愿望的心灯
最后会流浪到何方？
我双掌合十
虔诚地对着天空祈祷：
愿善良之人
许下的愿望，都能实现

江南印象江南印象
刘辉

大海的思考

郁蔚

大海翻滚着波涛
从未停息
动得激情
静得深沉

它在激荡中思考
波涛拍打着岸
它在静谧中思考
斑驳的光影驱散孤单

应朋友之邀，去千里之外长江之畔
的农家做客。江南，我向往已久，究其原
因，缘于年少时的一段务工经历吧。

屈指算来，虽已阔别二十余年，但
那个随处可见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如
同情窦初开的少女，脉脉含情地伫立在
杨柳湖畔的月色里，魂牵梦绕般荡漾在
梦乡。一经勾起，思念得紧，胸口便会
升腾起一股柔软的温存，今被撩拨，顿
如离乡多年的游子故土重回，自然乐得
前往。

一

江南人和胶东半岛民众的性格举
止如同中西方人一样迥异，如果把胶东
半岛人的豪放喻为一根刚直的铁钉，那
么江南人的细腻就是一枚精巧的绣
花针，即便是生火做饭，亦可窥得
这种差异。胶东人炒菜做饭，大多是
急火而成，嘁里咔嚓一挥而就，绝不
拖泥带水。而江南人做饭，如广东人
煲汤般细致，是件极具耐心的活儿，
刺绣般繁琐与细碎，一道扣肉炖数小
时纯属正常，慢工出细活，经过悉心
的料理，其滋味自然错不了。

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唯一一次
做客江南农家的经历，那位江南朋友
不似南方人精干，倒有北方人的风
骨，浓眉大眼，皮肤黝黑，很憨厚的样
子。他和我曾在一个窑厂共事，是位
拖拉机手，车技实在不敢恭维，把拖
拉机开沟里是常有的事，但人却很温
和。其他江南人统称来自北方的人为

“江北佬”，但他却把我当作朋友，抽
烟时总不忘递给我一支，虽然那时我
还不曾学会吸烟，也从未接过他递过
来的烟卷。

那天，是一个细雨迷蒙的春日头
晌，下雨天窑厂出不了活的，我便坐上
这位江南朋友的手扶拖拉机，一路颠
簸着奔他家而去。朋友的母亲七十高
龄的样子，满头梳得针纺般齐整的银
发被盘成一个圆圆的髻，端端正正地束
在脑后。

弹指二十余载，往事早已模糊如
烟，但阿婆做的菜品至今依然清晰地记
得，典型的江南人风格，冬瓜烧毛豆、芦
蒿炒豆干、嫩笋炖小公鸡、清炒豌豆
头。我对其它菜肴已没有太深的印
象，唯独对当年那道盛在青花瓷细碗
里的梅菜扣肉印象极深。饭至一半，
阿婆起身进厨房，少顷，端来一只玲珑
的青花瓷细碗，放在桌子的正中央，轻
启盖头，随着一道骤然升腾的袅袅白
雾，顿时满屋生香。阿婆说不来普通
话，抬手示意我食之，我垂涎至极顾不
得推辞，迅疾举箸夹起一片扣肉。那页
晃动着的肉片恍若试飞的雏鸟，扑腾着
落在我的舌尖，顿时，满嘴流油，细细品
之，却无半点腻意。每每忆起，便生垂
涎之意，咂嘴舔舌状若朵颐。

二

江南春来早。二月的胶东半岛仍
然是春寒料峭、山寒水瘦，尚未完全消
融的冰雪，云朵样飘荡在田地和山野，
车外呼啸着的西风更平添几份肃杀和
凄冷。然而过了连云港，枝头便已露出
些许春意，冰封一冬的湖面在春日阳光
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熠熠耀眼。

朋友的家乡位于长江北畔三十余
里处，车刚及村口，便见一头戴深灰色
毡帽的老者站在一处院落的围墙口，极
目向我们这边眺望。朋友告诉我，那位
就是他的父亲，每次回老家，母亲张罗
着做饭，父亲就一直默默地站在那个门
口等儿子平安归来，有时一站就是三
两小时……说话间，朋友的声音已有
些沙哑，而我的眼睛亦有种湿湿的感
觉，似被细雨迷蒙了一般模糊。我也
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正如这位站在
微寒春风里的父亲一般，他们翘首以
盼的神情是那么相似。

见朋友打开转向灯，那位老人仿佛
突然醒悟似地，慌忙回转身，手忙脚乱
地将院墙的两扇铁门推开，然后手遮光
线弯腰附身地透过正拐进院落的车
窗，竭力向车里凝视。朋友在院落里
停妥车，走向那位老人，亲昵地叫了
声：“爹啊，我回来了。”老人应了句：

“哎，回来了，总算又回来了。”朋友拉
着我的手介绍道，这是我朋友刘辉，
盐城人。我急忙迎上前，双手捧着老
人的大手，大伯，过年好！老人应了
声，挽着我的手道，一路辛苦了，快进
屋喝茶。

朋友打开后备厢，一件件往下卸烟
酒食杂。已挽着我的手走到屋廊檐下
的大伯急忙丢下我的手回身阻拦道，家
里管啥都不缺，年货多得都吃不了，你
们回来就好。见朋友一件件地往屋子
里拎大包小盒的物什，老人急得站在一
边直搓手。我默然地站在这对父子中
间，感受人间最美的温暖。

进屋坐定，透过面前那杯缭绕着的
茶香，我仔细端详眼前这位恍若父亲般
的老人。伯父不算高大，身板却很健
朗，古铜色的脸庞凸显出久经风霜后男
人的沧桑，说起话来沙哑而富有磁性，
戴在头上的那顶深灰色的毡帽虽有些
陈旧，却漂洗得无一丁点灰尘，干净得
仿佛能闻见肥皂的香气。在毡帽的两
沿，露出斑白的两鬓，威严而亲切，一看
就是极有主见和担当的性格，恍若叶圣
陶笔下《粜米》里那位旧毡帽朋友。

江南的雨水果然惆怅，白天还是风
和日丽，傍晚便下起了小雨，似江南女
子般温婉，不疾不徐，整整下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躺在朋友家温暖的被子
里，稠密的细雨落在院落里那几株碧绿
青翠的芭蕉叶上，窸窸窣窣，恍如一对
久别重逢的情侣相偎在一起，诉说着缠

绵的情话，需细耳聆听才可辨得。我索
兴披衣下床推门而出，旋即，一丝清凉
令我打了个冷颤，我慌忙将睡衣裹紧，
站在廊檐外向着晦暗的天空眺望，任晨
风裹挟着如针毡般细密的雨雾落在发
梢和脸颊，酥酥绵绵地撩人心痒。

三

做客江南果然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清香袅袅的高堂之上，高悬着先人的供
像，一张八仙桌围着四张长木板凳，相
互对座，古色古香亦古亦今。未开席
前，但见伯父小心翼翼地从堂屋正北案
台前的香盒里抽出三炷香，在烛火上点
燃，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虔诚地插进
香炉，如图腾般屈膝俯地三叩首后，方
回身示意开席。此时，凛然正座的众
宾客们才相互招呼用菜啜酒。

听着半生不熟的乡音俚语，欣赏着
面前的青瓷细碗，闻着碗里热乎乎的米
酒不断升起的酒糟香气，偶尔侧目扫一
眼庭院里那围碧绿青翠的菜畦，煞是逍
遥自在，人生最美的光景非此莫属。

南通算不得江南，但居于长江之
畔，既糅合了江南水乡人的温婉，亦兼
具苏北粮仓人的爽直。酒过三巡，伯父
打开话匣，向我说起这个村的历史：以
前我们这是个渔村，靠着长江打渔为
生。那时江里的鱼多得很哩，一网下
去，拖也拖不动。打渔的也多，几乎家
家都出船打渔，这鱼多了自然也就贱得
很，十斤鱼换不得一斤粮。我和同龄人
差不多都是靠吃鱼长大的，听说现在
的长江刀鱼金贵得很，好几千元一斤，
即便如此，市面上还不一定能买着，可
在那时这玩儿没人吃，太细，小刺儿又
多，小孩子吃不得，怕被刺着，都喂鸭儿
了。这人啊，享不得福，一享福呢，可就
忘了本儿喽。伯父说完举起碗呷了一
大口米酒，咂摸着嘴继续道，你比方这
酒吧，都我自酿的，以前咱村里的爷们
婆姨都会酿，婚丧嫁娶什么的，男女老
少都爱喝它，没别的，就是好喝。可现
在啊，上不了台面喽，大家也懒得酿
了，都使粮食去换，十斤大米兑七斤
酒，可我喝着怎么也不如自己酿的对
味。再说了，换来的酒没糟，那玩艺好
着呢，包包子炖豆腐可是地道得很，一
会你尝尝，咱干了这碗。

说完，伯父端起青瓷碗伸到我面
前，碰杯后一饮而尽，转身吩咐正在给
客人上菜的儿媳妇：“快去给客人再烫
一壶。”恍惚间，我瞅见伯父古铜色的脸
庞成了绛紫色，我亦略显醉意了。

屋外，迷蒙一天的细雨仍窸窸窣
窣地下着，院门前的河道里，悠然漂
来一叶乌篷船，一位身披蓑衣的老人
划着双桨，宽广浑厚的吆卖声从稠
密的雨雾里传来：卖鱼喽，刚打上
来的新鲜江鱼，卖鱼喽，新鲜的长江
杂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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